
楔子 

東籬建元十四年冬，皇帝猝死，太子年方十歲，倉卒登基，坐壓不住朝政，由其

母李氏代勞國事，其大肆提拔李氏血親，因此李氏一族達到前所未有的繁華，勢

力益發雄厚，大有蓋過朝廷替代君王之意。 

新曆元年，建元十五年秋，李氏一族意圖謀反，卻被人先一步揭發，先帝之弟肅

親王舉兵討伐，雙方激戰數月，終於攻入國都聖麟。 

叛軍倉皇而逃之際，擄走幼帝以做人質，肅親王親自率兵追趕，最後順利將李氏

一族一網打盡，但幼帝不幸命喪兵荒馬亂之中，其母被捕。 

回朝後，肅親王短暫登基，重整朝綱，廢李氏太后之位，其餘李氏族人滿門抄斬，

之後退位，重立先皇次子裴聖語為新君，並令昔日心腹大臣協助左右，自己留書

一封，言明愧對先皇和幼帝，所以從此不再過問朝事，飄泊江湖而去…… 

第一章 

東籬皇宮中，一人憑欄而立，手裏捧著書卷。 

此人身材嬌小，有張雪白的瓜子臉，五官清秀，約莫十七、八歲年紀，尚稱稚嫩

的臉上卻顯出與年紀不符的深沉。 

放下手中書卷，柳秋雨明亮的眼眸稍稍黯淡幾分。 

這一段歷史他早已讀得滾瓜爛熟，他的父親，也就是前宰相柳何明，便是當年肅

親王提拔的攝政大臣之一。 

柳氏一族多出忠良，父親對國事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的態度，在他幼小的心靈裏

植下忠君報國的理念，他也從一個小小的侍讀爬到今日太史令的官位上，其中的

艱辛只有他自己知道，而這也不止是為了這個國家，還為了那個人…… 

「柳大人，陛下有請。」屋外細雨紛飛，一名穿深紅衣衫的內官低聲傳達。 

那個人的旨意，他自然違抗不了，收拾了下桌上隨意擺放的舊書籍，他便跟隨著

內官出了門。 

東籬的富庶天下聞名，文武名臣也讓天下諸國眼紅，可是令東籬王裴聖語最頭痛

的，正是他的左膀右臂！那兩位大人每天必吵，吵得他心情異常煩躁，而當他煩

躁到了極點，就會找柳秋雨來解悶。 

歎了口氣，柳秋雨很是無奈。自己也就只能任憑那人捉弄了，誰叫對方是高高在

上的王呢？ 

「微臣柳秋雨，見過陛下。」一踏進御書房，他便按照禮節跪拜，可膝蓋還沒著

地，就被拉了起來，一抬眼，就看見裴聖語那雙狹長的眸裏帶著一絲笑意。 

「秋雨，朕不是說了，沒人的時候不用如此多禮。」他將人扶起。 

柳秋雨的雙眼死死盯著面前的王，不明白對方又要做什麼，為什麼今日的心情會

如此之好。 

「秋雨，你說，若是男子與男子成婚，結果會如何？」裴聖語早已屏退眾人，此

時御書房裏只有他們君臣倆，他一點也不顧規矩的跳到書桌上坐著，也只有這

時，他才能像是個二十出頭的青年。 

「陛下可是在開玩笑？」柳秋雨蹙眉。東籬王偏偏是這古怪性子，他們柳家的心



血注定白費了。 

父親臨終前拉著自己的手，惦念不忘的就是東籬王，他說：「雨兒，王，就只能……

拜託你了……一定要……好好的……跟隨著陛下……陛下的旨意……不可違

抗……」 

陛下的旨意不可違抗，但是這位陛下雖然表面上看起來穩重成熟，私底下卻是個

喜歡胡鬧的傻瓜啊！ 

這樣的評價，柳秋雨只能憋在心裏，說不出口，因為對方是王，自己是臣子，不

能不敬。 

「朕哪有開玩笑。再說，以前也不知道是誰和朕立了個婚約……」裴聖語笑了，

猛地湊到他耳邊，很滿意的看見他紅了耳朵。 

「那是兒時的玩笑話，陛下不可當真！」柳秋雨不著痕跡的往後退了兩步，避開

那人尷尬又曖昧的接觸。 

「玩笑話？柳愛卿莫非沒有聽說過君無戲言？」裴聖語不滿的盯著他，「朕可是

非常清楚的記得，愛卿說要以身相許，嫁朕為妃，而朕當時就已經立即同意，准

了愛卿所奏，立愛卿為朕的第一愛妃……難道你認為朕只是隨意說說嗎？」 

「陛下！」柳秋雨再也無法忍下去，提高了聲音，「國法不容，望陛下不要再開

玩笑！」 

無論國法或家規，從來沒有說過男子能夠和男子成親，在民間，或許有同性相好

者，但大多也都是偷偷摸摸地藏著掩著，可裴聖語的身份卻是東籬的王，王又怎

麼能夠帶頭破了祖宗的法，壞了民風。 

「國法？如果國法說可以，你就願意遵守諾言？」裴聖語微微一皺眉，但轉瞬又

化做自信的笑。法，不也是人定的？ 

「我東籬從未有過同性成親的先例，望陛下不要隨意破壞傳統……」柳秋雨索性

又一次的跪了下去，這一回，膝蓋著實落了地，磕在了冰冷的地面上。 

「傳統？那麼如果有了先例，你就願意遵守諾言？」裴聖語有些煩惱。法可以變，

但是這先例又讓他去哪裏去找出來呢？ 

「……陛下若無他事，恕臣暫且告退。」抬起頭，他冷漠的看了一眼眼前人，之

後便是一個叩拜。 

「秋雨……」等他再起身的時候，整個身子卻落入一個溫暖的懷抱裏，鼻子裏呼

吸到的，盡是那人熟悉的味道。 

「陛下，請不要這樣……」他極力扭動著身子，卻掙脫不開裴聖語的懷抱，最後

只能歎了口氣，「陛下，你若是真的要抱微臣，就請下令要求微臣不動。」 

此話一出，裴聖語的身子一僵，隨後就稍稍鬆開了手，滿臉失望。「你知道朕不

會那樣要求你，你明知道朕不會強求……」 

「那就請陛下放開微臣。」柳秋雨冷冷的回答。若是這人真的下旨，自己必定不

會違抗，就算他要做任何事，自己也只能奉陪到底，因為他是王…… 

裴聖語深深的歎了口氣，「好吧，你退下吧……」 

柳秋雨一聽，便又一次行了禮，退出御書房，就在他即將走出門的時候，身後的



人又突地出了聲，聲音中沒了方才的沮喪，反倒還透著歡快的笑意。 

「朕不會下旨，但也不會放棄，朕一定會找到那個先例給你看！」 

翻了翻白眼，柳秋雨沒再多說什麼，當自己什麼也沒有聽見，跨步離去。 

只是出了門，一離開那人視線後，他又緊緊的捂住胸口。 

心臟，好痛…… 

那人是王，是自己的主人，第一眼看見他的時候自己就知道，此生心裏只能有他

一人，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要圍繞著那人轉動，自己，已經沒有了自由。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他要看著他登基，看著他親政，也要看著他納妃、生子，自

己在那人的生命裏，就只是一個小小的棋子，對方永遠都不會有只屬於自己的一

天，因為他是王…… 

幼年心思畢竟單純，竟然想也沒想就表露自己真正的心思，所以才有了那人時常

用來取笑自己的話柄，但他可想過，這樣的嘲弄對自己而言是多麼的痛苦？ 

他不會想到吧，因為，他是君，而他是臣，君為臣綱，臣只能繞著君轉，不能有

任何不該有的妄想…… 

 

裴聖語坐在桌案邊，手指點著桌面，黑濃的眉毛連成一線。 

他很是不悅。那小子到底在害怕什麼？他明明能夠感覺到他對自己有意思，可是

卻又始終猶豫不決，總是小心躲避著自己的碰觸…… 

過去的柳秋雨明明比現在直爽，兩人在一起的日子是他永生難忘的，只是他並不

明白，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同性成婚……」苦思許久，最後他也只能看著窗外的綠樹發呆，失神。 

 

幾日後，御書房裏依舊是那麼熱鬧。 

橫跨東籬的江河大壩年久失修，一旦到了雨季，蓄水過高，便有決堤的危險。 

工部尚書剛剛上奏完此事，裴聖語的得力助手宰相洛風揚和將軍宮墨遙便又因此

事開始了一場新的口舌之戰。 

冷眼看著他們，裴聖語並不多言，習慣性的又頭痛起來。他這兩位天下無雙的文

臣武將，每日盡給他增添煩惱，仗著和自己私下的交情，完全不把他這位九五之

尊放在眼裏，只知道吵鬧不休。 

果真，他的沉默使得那兩人更加肆意而為，越吵越過份，裴聖語不禁歎了口氣。

看來，今日這兩人又免不了訴諸武力了。 

沒多久，不出他所料，洛風揚因為受不了宮墨遙亂罵人的刺激，氣得滿臉通紅，

身體直發顫，一字一頓的喝道：「宮、墨、遙！你︱」 

頃刻之間，御書房裏亂成一團，聞名天下的文臣武將再度扭打在一起，死死糾纏

著，嚇得新來的宮女太監在一旁手忙腳亂，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裴聖語懶懶的坐在金色龍椅上，單手托住下巴。這兩人的打鬧他毫不意外，就任

由他們打去，現在還是自己找事做吧。他的眼睛又看向右手邊臣子中的一個小個

子。 



柳秋雨面無表情的看著仍在扭打的宰相和將軍，眼裏泛著淡淡的光芒。 

可突地感覺到了不一樣的視線，他稍微抬起頭，正好和裴聖語對上眼，不由得一

愣，嘴也稍稍張了張，但隨後又立即低下頭。 

裴聖語忽然心生一計，笑了笑。「哼哼……」 

「陛下……」一旁的內務總管跟隨他多年，只消主子的一個眼神就能猜想到他有

了好主意，便上前來，彎著腰，聽候聖命。 

「劉公公，朕這兩位卿家是不是都尚未婚娶？」他喜上眉梢。若是湊和了這兩個，

那關於同性成親的問題，豈不都迎刃而解了？ 

劉公公沒有想到主子會在這時提出這麼個古怪的問題，怔愣了會後才低頭小聲答

道：「回陛下，是。」 

「哼哼……那好，好啊！」裴聖語的臉上綻出了燦爛的笑容，提筆，在桌案上奮

筆疾書，潦潦草草數筆墨跡過後，印上國璽，一道臨時起草的聖旨當即完成。 

將聖旨遞交給劉公公，他不懷好意的笑道：「給我宣讀下去！」 

 

不顧眾臣議論紛紛，也不管宮墨遙和洛風揚黑了的臉，裴聖語心情愉快的離開御

書房，回到自己的寢宮。 

柳秋雨是唯一能跟上他的臣子，他側立在旁，心裏忐忑不安，完全沒想到他竟然

會如此胡鬧，下旨讓那失和的兩位重臣擇日成婚。 

他明白裴聖語的意思，為了和自己嘔氣，這人前些天竟然還修改了國法，不知道

地下有知的父親聽聞此事後，會不會大罵自己禍國殃民？ 

寢宮裏，在裴聖語屏退所有宮人後，最後只剩下他和柳秋雨君臣兩人。 

他笑了笑，隨意抽取出身邊的一幅畫卷，一邊欣賞一邊問：「秋雨可是有什麼要

和朕說的？」 

柳秋雨上前彎腰行禮，沉著的回答，「臣懇請陛下撤回讓宰相大人和將軍大人成

親的聖旨。」 

「哦？」笑彎了眉毛，裴聖語的語氣頗為調皮，「為何？」 

「禮法不容。」 

似是早已知道他會這麼說，裴聖語立即接話，「論禮，這兩人成親是按照一般婚

嫁之禮進行，有何不容？而法，我也已經令人改動過了國法，這幾日就會頒佈下

去，又有什麼不妥？」 

抬起頭，柳秋雨微微咬著嘴唇，心裏的怒火狂燃，卻還是忍耐住，只是皺著眉，

認真的說教，「陛下不過是想藉此來反駁微臣，又何必連累宰相和將軍？自古禮

法相傳，子嗣延續，若是讓男子相互成親，又如何能夠繁衍後代？陛下此舉是害

了洛大人和宮將軍，微臣以為萬萬不可……」 

「嘩啦」一聲，畫卷被粗魯的碰翻在地，裴聖語緊緊扯住他的衣襟，將他拽到自

己面前，目光犀利的盯著那張變得慘白的臉。 

「愛卿年紀輕輕，怎麼和那些老傢伙們一樣囉唆？」感覺到對方微微發顫，裴聖

語立即鬆開手，又逼迫自己面帶微笑，微微整理了一下柳秋雨的衣領。 



柳秋雨知道這人已經動了氣，急忙跪下，「臣罪該萬死！」 

陛下的旨意不可違抗……但是如果陛下的旨意和道德禮教完全相悖呢？柳秋雨

無從選擇，只能把頭埋得更低。 

看著面前人誠惶誠恐的模樣，裴聖語沉默了半天，才苦笑道：「朕不認為這麼安

排會害了洛宰相和宮將軍，他們倆的事情你們都看不清，但是朕在高台上可是看

得清清楚楚，所以愛卿不用替他們擔心，他們或許會有一陣子不適應，但朕相信，

最終他們會獲得幸福，只要幸福了，其他一切就無所謂了不是嗎？就算沒有子

嗣，他們也能開心的過每一天……」 他越說聲音越小，最後幾乎帶著點惆悵。 

柳秋雨一愣，抬起頭，忽然間覺得眼前這人似乎憔悴了不少。莫非是最近太過勞

累？還是自己這個太史令的職責沒盡好，讓他覺得頭痛？或是…… 

裴聖語看著那一雙明亮有神的大眼睛關切的盯著自己，恨不得伸出手將他拽入懷

裏好好蹂躪一番，以懲罰他對自己一片真心的踐踏。 

但是現在還不能，在沒有讓他正視自己的心情之前，他並不打算給他太沉重的壓

力，也因此現在只能把苦悶吞進肚子。 

「朕這麼為臣子們考慮，可是，又有誰能夠替朕考慮一下幸福呢？」 

「……如果陛下需要，微臣願意負責為陛下徵選佳麗入宮。陛下今年也的確是該

納妃封后了。」聽見他的話，柳秋雨心一緊，暗自深吸口氣，低聲答道，聲音很

平穩。 

裴聖語猛地握住椅背，手指關節一陣發白，但最終還是放開了手，稍稍拉了一下

自己的衣領，表情變得很是優閒自得。 

「那可真是要辛苦柳愛卿了。」他皮笑肉不笑的說，如同戴上了一張假面具。 

柳秋雨稍稍抬頭，看見他的笑，聽著那聲客套的「柳愛卿」，心中苦澀更甚。 

「微臣必將極盡所能。」他不願再多看，立即收回自己的目光。 

托著下巴，裴聖語露出慵懶的神色，朝著身旁那堆亂七八糟的畫卷一指。「喏，

那些就是各位大臣們推薦的美女佳麗，朕早已看得兩眼發痠，就是無從選擇，不

如就請柳愛卿帶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替朕選些妃子出來，如何？」 

柳秋雨顫了下身子，卻又立即答道：「臣必不辜負陛下旨意！」 

「好，好，好……相信你不會辜負朕……」他輕輕的回答，一面揮了揮手，「你

可以退下了，柳愛卿。保重身體，別累著。」 

柳秋雨木然的點了點頭，行了禮，小心謹慎的抱起畫卷，慢慢退出寢宮。 

當他走遠之後，裴聖語忽然伏案大笑，只是笑聲中，夾著一絲苦澀。 

第二章 

柳秋雨抱著畫卷慢慢走在長廊上，心也慢慢的沉了下去。 

手裏抱著的，或許其中有一卷畫像就是那人將來的妻子…… 

這份責任過於沉重，壓得心底隱隱作痛，痛得他鼻子發酸，委屈的淚水不聽話的

在眼眶中打轉。 

「柳大人。」一旁有人輕輕的喚。 

柳秋雨正恍惚的走著，被這聲叫喚嚇得差點將手裏捧著的東西都摔掉，他慌亂的



穩住身子，定睛一看，面前站著一個穿著紫色官袍的俊美青年。 

「下官見過宰相大人！」認出叫住自己的，正是被自己害慘的宰相洛風揚，他立

即朝對方行了一禮。 

洛風揚輕輕一笑，拉住了他，「柳大人不必如此多禮。剛剛見柳大人心事重重，

是不是有什麼煩惱？」 

柳秋雨咬了咬嘴唇，自己真是不會隱藏心情，竟然連洛大人都看出來他此刻的失

落，「下官只是……身體欠佳。」 

見他低下眼，洛風揚也知道對方不願意和自己多說，便轉了個話題，「柳大人是

剛剛從陛下那裏過來的吧？你手裏抱著的是什麼？」 

柳秋雨一愣，接著強自鎮定的回答，「是陛下要下官替他選秀，所以這些都是大

臣們呈上的佳麗畫卷。」 

「選秀？」睜大了雙眼，洛風揚眉頭一皺，心裏暗自猜測著東籬王的用意。為什

麼會在這種時候提起選秀之事，而且還偏偏是讓柳秋雨來做？ 

主子兼好友對這柳太史的心意，他早已看出來，就如他也早就發現自己對宮墨遙

心思不純一樣。 

他有些好奇，就算東籬王是想刺激一下面前這位有些木訥，還滿口道德禮儀的柳

太史，這樣的方式會不會也太過劇烈了些？而那人又怎麼會不心疼？ 

柳秋雨看了他一眼，輕輕點了點頭。 

洛風揚尷尬的一笑，「我只是很好奇陛下為什麼會忽然要選秀，他不是一直都很

反對此事嗎？」 

「陛下已二十有餘，當年先皇二十歲時，早就有了三位皇子，為了社稷，陛下的

確是應該納妃了……」柳秋雨喃喃道，眼神卻望向別處。 

是啊，這樣的安排著實合情合理，就算是父親在世，此時也必定會為那人的婚事

操勞，但是為什麼一想到那人要娶妻，自己就是高興不起來呢？明明那人一成

親，自己就可以輕鬆的逃開全部的壓力，為什麼會…… 

「這樣啊……」看他一臉愁容，洛風揚撫著自己的下巴，嘴角勾起一抹笑。原來

如此，總算看出了一些端倪。 

「正好我閒著無事，不如就陪柳大人一起替陛下操勞好了。」洛風揚一邊笑道，

一邊伸手要替柳秋雨分擔手裏捧著的畫卷。 

「不必勞煩洛大人，下官自己來便可以……」柳秋雨謙讓著，身子一轉，避開他

的手，但卻有一卷畫軸不慎掉落在地。 

畫卷一落地，就順著地面鋪展開來，兩人定睛一看，卻都是一愣。 

畫上哪是什麼國色天香的傾國佳麗，分明是一張活色生香的春宮豔圖！ 

柳秋雨臉一白，慌張的想撿起畫，但急匆匆的一傾身，手中畫卷竟全都落下來，

散了一地。 

頃刻間，長廊上彌漫著一股詭異的氣氛，急得柳秋雨滿頭大汗，手忙腳亂的收拾

著，又不敢喚宮人們來幫忙。 

一旁的洛風揚低下身，和他一起收拾殘局，肚子裏卻憋著笑。這大概是好友的另



一場惡作劇吧！ 

「太史大人，你有沒有發現，這畫上的人全都是男性……」他笑著指向自己身邊

的一幅春宮圖，一面看向柳秋雨。 

柳秋雨的臉更是由白變紅，一把搶過那幅畫，狠狠的捲了起來，一面閉著眼睛，

像是唸經一般的喃喃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洛風揚看著他驚惶失措的模樣，暗自發笑，起身拍了拍自己的官袍，故意歎了口

氣，「唉，看來陛下根本就不是真心要選秀，柳大人這下是不是放心許多了？」 

柳秋雨抬起頭瞪了他一眼，將畫卷重新抱回懷裏，不滿的說：「若是陛下不願選

秀，下官才更是頭疼！下官這就回去找陛下，洛大人若是要出宮，恕下官不送，

告辭！」說完，抱著畫卷轉身就走。 

洛風揚站在他的身後苦笑，看來他是生自己的氣了，那麼，暫時就不提醒他此時

去找那人，只會是羊入虎口吧。 

 

裴聖語早已料到柳秋雨會折返回來，只不過沒想到他回來的這麼快。 

當柳秋雨推門而入的時候，他正慢條斯理的提筆做畫，見對方滿臉通紅，氣勢洶

洶，立刻知道他已經看過了那些「美人圖」。 

「柳大人，朕雖然給了你入宮不需通報的特權，但你好歹也先敲下門知會一聲

吧，莫非這就是你柳家的禮教？」裴聖語故意抬眼看了下他，然後繼續埋頭做畫，

完全沒有愧疚的表情。 

氣極的柳秋雨只得咬著下唇，不甚甘心的跪拜，「臣一時情急，忘了禮數，望陛

下恕罪！」 

「算了，起來吧。」裴聖語這才停筆，「這麼快折回，莫非柳愛卿已經替朕選好

了妃子？」 

「陛下！」一提起此事，怒氣就不斷衝上腦子，如果不是還存著一絲理智，他恐

怕早已犯下毆君大罪。 

氣沖沖的將畫卷展開，他指著那一幅幅肉慾橫流的畫怒斥。「陛下可是在開微臣

玩笑」 

裴聖語瞥了眼畫，笑得更不正經。「哎呀，怎麼這些美人圖到了愛卿面前就變得

不堪入目了？愛卿把這些東西拿來給朕看，是不是在暗示朕什麼？」 

「陛下！」柳秋雨火冒三丈，怒髮衝冠，牙齒咬得咯吱響，死死的瞪著他。 

欣賞著他動怒的神色，裴聖語笑著走上前，「愛卿這麼氣惱，是不是怪朕現在才

注意到愛卿的心意？」 

伸手捏住對方的下巴，他壞壞一笑，湊上唇，在柳秋雨的唇瓣上親暱地蹭了蹭。 

柳秋雨頓時睜大了雙眼，驚愕的忘了反抗。 

裴聖語撫著他的臉頰，依舊開著玩笑，「好了，柳愛卿對朕一番愛意，朕已經感

受到，愛卿不用這麼熱切的盯著朕看。」 

柳秋雨這才回神，使勁推開身前人，滿臉通紅的怒吼。「陛下！如果陛下再恣意

而為，使秋雨無顏面對列祖列宗，秋雨只能以死謝罪！」 



「你竟然敢用死來要脅朕」裴聖語面色一變，怒不可遏地大聲質問，嚇得柳秋雨

垂下頭，不再言語。 

看出他的驚慌，裴聖語的氣迅速消了大半，面對這人，他也只能將一再被拒絕的

愛戀當成磨練吞下肚了。 

或許真是自己太過焦急，明明知道對方是個思想保守、頑冥不化的木頭，這樣的

挑逗玩弄只會讓對方離自己越來越遠，卻仍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渴望……是他不

對。 

嘆口氣，他將柳秋雨抱入懷中，察覺他又要掙扎，他難得認真的在對方耳邊低語。

「別動，就這樣讓朕抱一會兒……」 

磁性的嗓音震動著耳膜，柳秋雨其實並不排斥這溫暖的懷抱，但是古舊的思想卻

又讓他難以接受這樣的親密，只能鴕鳥的將這話當做聖旨，是聖旨的話，就不能

違抗了。 

漸漸平息了心中的不安，他如同自我安慰般喃喃自語。「微臣遵旨……」 

裴聖語一震，苦澀地輕問：「這也算是聖旨？」隨後便鬆開了手，輕輕將他推離

自己的懷裏。 

冷風襲來，吹得柳秋雨單薄的身子微微發抖，他呆呆的看著眼前人，忍不住眷戀

起他的體溫。 

已經有多少年沒有這麼近的感受到他的體溫和心跳了？每一次都是自己掙扎著

推開，或者用言語逼走他…… 

這人會不會因此而感到傷心？ 

柳秋雨下意識的抬起眼，看向裴聖語，只見他淡淡一笑，表情陌生僵硬的讓柳秋

雨心裏一揪。 

「柳愛卿放心，朕以後不會再隨意開愛卿的玩笑了。畢竟大家都已經成年，早就

過了隨意玩鬧的年紀，只是朕一直放不開而已，既然愛卿無法忍受，朕當然也不

會這麼不識趣，繼續死纏爛打。」 

一轉身，坐回自己的椅子上，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就如同他在大堂之上一樣。 

「難為愛卿一直陪朕這麼多年，朕必定讓愛卿很為難吧？愛卿儘管放心，以後朕

不會再讓愛卿頭疼了，愛卿所言甚是，朕的確該成親納妃，不然太后那邊也不好

交代。」裴聖語的表情很嚴肅，很認真。 

柳秋雨卻一直盯著他的臉，只希望他告訴自己，現在所說的話也全部是在開玩笑。 

「柳愛卿怎麼了？為什麼發愣？」裴聖語看著他，勉強勾起唇。 

柳秋雨立即晃了晃腦袋，垂下頭，「臣沒事……若陛下真是如此想法，微臣感到

萬分……欣慰。」 

不知為何，話變得有些拗口，讓一向習慣了這些敬語的柳秋雨也不免結巴。 

「……朕也是該稍微成長些了，不然你們這些臣子豈不是要在背後笑話朕？唉，

柳愛卿以後不必這麼緊張，朕不會再隨便碰你。」除非是你自己願意。 

聽了這話，柳秋雨先是鬆了口氣，好像不見了不少壓力，但是下一刻，心裏又難

受得緊。 



難道一切就真的這麼輕鬆結束了？他再也不會像今天這樣抱著自己，說些令人臉

紅心跳的話，不會再和自己那樣親密……不過那樣，不正好是自己希望的嗎？ 

只要忽略那些不該有的情愫，就可以解脫了…… 

「微臣為陛下感到高興，如果沒有別的事，微臣就暫時告退了。」 

「柳愛卿請便。」裴聖語托著腮，看著他一步步小心的退出去，等心上人再次消

失後，才重重歎了一聲，將桌案上的畫卷拿了起來，細細觀看。 

畫中，一個嬌小身影幾乎要沒入花叢，那人舉著書卷，一臉認真的讀著，一點也

不在乎周圍翩翩飛舞的七彩蝴蝶。 

手指撫上畫中人的臉，裴聖語臉上也露出一絲落寞。那人真的始終沒有注意到自

己是用什麼樣的目光看他的嗎？ 

要捕捉到那人的心，似乎比想像中困難一些，不過……收起畫卷，他忽地一笑，

又恢復了往日的自信。 

 

接下來的日子真可用「煥然一新」來形容，柳秋雨覺得自己清閒了許多，每天下

朝後，就可以安靜的窩在書堆裏看書，沒有人會來打擾自己。 

但是，習慣並不是那麼輕易就可改變的，每當聽到腳步聲，他都會忍不住抬起頭，

看是不是東籬王派來傳召自己的宮人。 

不過，自從那一天起，裴聖語再也沒有宣他前去御書房過。 

捧著書本，心思卻始終無法定在書頁上，總是看著看著，眼睛就會飄向窗外。 

渾渾噩噩的過著日子，柳秋雨總是忘記自己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頻頻出

錯，共事的幾位大人無不歎氣搖頭，說最近他似乎精神不太好，應該休息幾日。 

這時宰相和將軍的大婚之日也悄然而臨，眾多文臣們近日私下討論的話題，始終

圍繞著這兩位大臣的婚事，柳秋雨雖然並不想聽太多別人的私事，卻避免不了同

屋共事的同僚在他面前嚼舌根。 

「聽說這幾天都是將軍送宰相回府呢，嘿嘿，據說那兩位大人感情可好的，在馬

車上都能親熱起來……」 

「那車夫說，整輛馬車都晃動的厲害，真看不出來，這兩人在朝堂上如此不合，

私下竟然會是那種關係。」 

「很早就有謠傳，說宰相有喜好同性的癖好，對象大概就是將軍吧？這兩個傢伙

還故意在大家面前吵鬧不休，分明是欲蓋彌彰！」 

「還好陛下聖明，看出他們的詭計，直接讓他們結成一家人，省得那兩人天天在

朝堂上大吵大鬧，陛下這一手果然厲害，你說是不是啊，柳大人？」一官員摸著

鬍子看向柳秋雨，眼裏帶著嘲諷。 

柳秋雨一驚，知道別人已經發現自己在偷聽，臉一紅，支支吾吾的說：「但同性

成婚禮法不容，陛下此舉明顯不妥當，若讓列祖列宗知曉……」 

「柳大人，這可不是下官要說你了，你看看，我們這些老傢伙都沒說什麼，你在

著急啥？」一個白鬍子老臣呵呵笑開，「陛下雖然平日看起來有些頑劣，但他做

事都很有道理，做出的決策往往都是有他的目的和用意，我們這些做臣子的大可



以放心，只要順著陛下的意做就行，你可千萬不要又傻傻的去和陛下進言，說此

舉不妥當什麼的啊！」 

「啊？」柳秋雨錯愕的張大了嘴巴。他不明白，明明是一件一看就知道有錯的事，

大夥兒為什麼還要為那個人辯解，說他是有目的，有計劃的 

「柳大人，看你這副表情，該不會已經……」白鬍子老臣苦笑，一邊斜眼看向周

圍的眾多臣子，眾臣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這幾日不見東籬王像平日那樣頻繁的

傳召柳太史，想必定是他這番進言惹怒龍顏，所以現在被冷落也是正常。 

「唉，柳大人，做人，特別是做官，都不能這麼直啊……」白鬍子老臣安慰似的

拍了拍他的肩膀，「就算你與陛下從小在一起，也不代表在陛下的面前什麼都可

以說，這一點宰相就比你聰明，所以陛下也才更加仰仗宰相的意見吶。」 

「……是我太過衝動。」低下頭，柳秋雨雙手緊緊抓著官袍，心裏有一絲妒意。 

洛風揚來到東籬不過八、九年的時間，自己卻陪著東籬王十幾年了，那個人為什

麼寧可選擇依靠別人，也不願意依靠自己呢？是自己的能力太弱，不如宰相，還

是自己的性格不如宰相那麼討人喜歡？ 

另外讓他嫉妒的是，如果宰相真的喜歡宮將軍，為什麼他們就可以仗著聖旨，無

視天下人的鄙夷，還能接受滿朝文武的祝福？ 

「陛下宣太史令柳大人覲見！」這時，門口忽然傳來一聲通報，柳秋雨嚇得一哆

嗦，頓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急忙跟隨內官而去。 

「微臣柳秋雨見過陛下。」來到御書房，他一面跪拜，一面偷偷抬頭看著面前這

個他幾日以來都無法不想念的人，有些欣喜，但是看見對方的臉後，又擔憂起來。

為什麼他看起來瘦了，還那麼憔悴？ 

「起來吧，柳愛卿，明天就是洛宰相和宮將軍的大喜之日，朕也想親自登門祝賀，

柳太史替朕打理一下，明日和朕一起微服私訪如何？」裴聖語的聲音平緩，聽不

出喜怒哀樂。 

柳秋雨不禁心慌，懷疑自己是不是最近反應比較遲鈍，竟然摸不清他心裏所想，

也看不清他的用意，好像被一堵牆隔離在他的心房外，明明自己以為自己是最瞭

解他的人…… 

「微臣遵旨，不知陛下要微臣準備什麼？」按下心上恐慌，他力持鎮定的低聲問。 

裴聖語嗯了一聲，便一一說來，讓他記下後，就打了個哈欠，揮揮衣袖要他退下。 

柳秋雨有些失望，但對方所為的確是一個君王交代臣子辦事的正常過程，除此之

外，他還指望他對自己做什麼？他自嘲的在心中問自己。 

無心做事，回頭他打理好主子交辦的事後便望著窗外發呆。 

雖然他並不想爭寵，但至少希望能夠成為君王的依靠，能夠成為君王的得力助

手，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無所事事，只能打點些瑣碎小事。 

可是那個人偏偏不願意依靠自己，有什麼心事，寧可和洛宰相說也不會告訴自

己，自己就是這麼沒用，不能讓人信賴…… 

失眠了一夜，次日一早他還是照樣爬了起來，按照裴聖語所說，將自己打扮成一

個小書僮，早早就到宮門外等候。 



沒一會兒，宮門稍稍打開了一道縫，一身書生打扮的裴聖語鑽了出來，見到他，

微微一笑，噓了一聲，便帶著他迅速離開皇宮。 

出了皇宮沒多久，朝陽才從山頭上爬了出來，日暉灑在身上，讓柳秋雨感受到了

一點點溫暖。 

伸了伸懶腰，裴聖語忍著睡意往前走。今日因為洛風揚和宮墨遙成親，他連早朝

也免了，索性放眾臣們一日假期，此時臣子們大概也都興致勃勃的守在將相府門

口，打賭猜測究竟是誰娶誰嫁了吧？這麼有意思的事情，又怎麼能少得了他東籬

王呢？ 

「陛下……」柳秋雨也有些睏，他們比平日上朝時還早了半個時辰動身，他有些

不明白，宰相和將軍不是要到巳時才會開始成親之禮嗎？ 

裴聖語忽然站住，一回頭，靠近了柳秋雨幾分，嚇得他差點向後退去。 

但他並沒有做什麼動作，只是在柳秋雨的耳邊低聲說：「既然在宮外，就要記得

喊朕為公子，或者少爺。」 

「哦……」柳秋雨反應了過來，急忙點了點頭，臉紅了幾分，「那……語少爺？」 

「嗯，乖！」裴聖語微微一笑，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頭。 

柳秋雨紅著臉低下頭，露出一大段白皙的脖子，看得裴聖語微微發愣，恨不得立

即咬上兩口。 

「少……少爺……」直到他弱弱的喚了聲，裴聖語才意識到自己剛剛不小心又迷

了心，失了魂，方才收回了手。 

「好，今日我們就在聖麟城裏好好轉轉，把平日在皇宮裏吃不到的東西好好品嚐

一番，如何？」 

「一切聽憑少爺做主。」柳秋雨小聲回答，頭又習慣性的低了下去，卻冷不防被

一把抬起下巴。 

「我說秋雨啊，現在是在皇宮之外，你就不用再擺出一副奴才嘴臉了，少爺我命

令你給我一直抬著頭，不准低下去！」裴聖語頑皮的笑著，一面欣賞著眼前人微

微發紅的臉，和那雙水靈靈的眼眸。 

多少年沒有這麼近，這麼仔細的觀察過他，他竟然益發動人了……裴聖語忍不住

在心底讚歎。 

柳秋雨急忙別開臉，從他的手心裏掙脫，紅著臉回答，「是，小的明白了。」 

「好，那我們先去試試看那家的包子！」輕輕一點，他指向不遠處的一座小茶樓。 

兩人從包子鋪吃到甜品鋪，裴聖語從來沒有在民間用過早膳，所以吃得津津有

味，肚皮都快撐破。 

看著面前的男人如同一個孩子一樣，拚命朝嘴裏塞東西，柳秋雨差點忘了身份的

笑出來。 

但是他始終忍著，沒敢作聲。 

裴聖語一面啃著點心，一面對他說：「秋雨，想笑就笑，何必忍著？」 

他的表情很認真，但是嘴角卻殘留了不少碎屑，這副貪嘴的模樣，怕是沒幾個人

見到過，柳秋雨終於忍不住微微一笑，也沒多想的就伸出了手，替他擦掉嘴角的



殘屑。 

這親密的舉動讓裴聖語一愣，他的驚訝也使柳秋雨發現自己的動作有多不合宜，

立即收回手。 

「對……對不起，少爺……我……」他的臉發燙，怎麼也說不完完整一句話。 

「沒關係，呵呵……」裴聖語微微一笑，心裏卻樂得半死，看來帶他微服私訪這

一招是用對了，只有這樣，秋雨才會隨性而為，把自己的身份給忘記。 

撫著自己的唇，他意猶未盡，很希望對方再主動一點。 

「秋雨，我們來打個賭好不好？」眼裏閃過一絲狡詐，他笑道。 

「少爺要賭什麼？」柳秋雨不知是計，還有些興致，抬起了頭，用那雙水汪汪的

大眼睛看著他。 

「今日是風揚和墨遙的大婚之日，我們不妨來賭賭看，他們究竟誰娶誰嫁？」裴

聖語又咬了口糕點，一收摺扇指著對面的人，「你先說好了！」 

「少爺，賭注是什麼？」柳秋雨摸了摸身上，頓時有些窘迫。自己今早出來的有

些匆忙，身上沒帶多少銀兩，手上也只有準備送給宰相和將軍的賀禮而已。 

「一個吻怎麼樣？」剛說完，看柳秋雨的臉沉了下去，裴聖語急忙改口，「開玩

笑的，不如就改為為對方做畫？」 

「好，就依少爺所言。」柳秋雨鬆了口氣。做畫自己很拿手，就算是輸了也無妨，

可如果是吻，無論輸贏他都無法接受。 

「呵呵，能得秋雨一畫，也算是莫大榮幸啊……」裴聖語雖然口頭上誇獎著，心

裏卻很懊惱自己一見對方變了臉色就改口，比起畫，他更想要的是秋雨的吻和秋

雨的心哪！ 

「還沒開始賭，少爺怎麼知道一定是我輸？」他有些不服氣，仔細盤算了下，洛

宰相身形柔弱，但氣勢上並不輸給宮將軍，兩人鬥嘴，也始終佔上風，那麼最後

也應該是洛風揚說服宮墨遙才是。 

「那我就賭洛大人迎娶，宮將軍下嫁！」算定之後，他一臉自信的看著裴聖語。 

裴聖語呵呵一笑，手指在桌面上畫了一個圈，「那我就賭……同娶同嫁，不分彼

此！」 

「同娶同嫁，不分彼此？」柳秋雨疑惑的看向他。 

裴聖語只是托著下巴，故意賣關子，「到時候你自然就明白了。」 

柳秋雨從他的眼裏看見了一絲奸詐，隱約覺得自己似乎真賭錯了，剛剛的自信也

瞬間消失。 

 


